
A12 青未了
2020年7月4日 星期六 编辑：曲鹏 美编：继红

书坊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作者自述 罩袍之刺

内藤湖南：
“非学院派”的汉学家

历史印记

□王昱

在追完热播网剧
《隐秘的角落》后，又抽
时间看了原著小说《坏
小孩》，忍不住向追过

《隐秘的角落》的朋友推
荐一下这本小说。

并非因为原著《坏
小孩》有多好，正如很多
评论所言，如果没有改
编网剧的加持，《坏小
孩》仅仅只能算一部中
规中矩的通俗小说，其

风格甚至是偏阴暗、偏致郁的。但跟网剧对比之后，你会发现
通俗和经典之间真正的差距在哪里：为什么大致相似的故事
架构和人物原型，《坏小孩》只是一部普通的通俗小说，而《隐
秘的角落》却会成为一部难得的经典好剧？

《坏小孩》的问题并不出在其作者紫金陈备受诟病的文
笔上。也许是为了刻意模仿小孩子的语气，紫金陈的文笔让
这部小说读起来很像“故事会”，还有很多“眼泪如兰州拉面
般滚了出来”“手像印度飞饼一样拦住”的奇葩比喻。这样粗
拙通俗的文笔也许恰恰是作者有意为之，因为文笔的朴素
有时反而会节省读者的精力，让他们能够更快节奏地阅读。
正如紫金陈自己坦言的：“我写的就是快节奏小说，你可以
理解为快餐文学，我只希望好看。”

忽略了小说的文笔之俗，《坏小孩》的故事讲得确实是非
常好看的，而其故事之所以好看，是因为作者非常成功借鉴和
模仿了日本畅销小说家东野圭吾的故事架构。

通观《坏小孩》的故事结构，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就是建立
在对东野圭吾两部最著名小说的模仿之上的：故事的前半段，
我们隐约看到了《白夜行》的影子，朱朝阳与普普这对彼此暗
生情愫的青春期男主女主，在一个成年人犯罪事件的推动下，
结成了奇特的共生关系，一明一暗通过接连犯罪，铺就了自己
的成长之路；故事的后半段，俨然小说《恶意》的翻版，男主朱
朝阳通过日记的形式完成了对事件的重构和对警方的误导，
差一点让自己成功脱罪。

可以说，这种模仿是非常成功的，由于作者更加重点的刻
画，“青春期黑暗”这个主题得到了更加鲜明突出，所以有人将

《坏小孩》称作“中国的《白夜行》”，将紫金陈称作“中国的东野
圭吾”，我觉得这并非过誉。

但《坏小孩》的问题，也出在对东野圭吾过于成功的模
仿上。

在日本，东野圭吾之所以一直只是最成功的畅销小说
作家，而无法成为另一个村上春树或者川端康成，原因就在
于他的小说虽然故事讲得好看，但人物几乎都没有人格张
力，也没有成长。

除了《解忧杂货铺》等少数几部带奇幻色彩的小说，他
的大多数“社会派推理”小说，主人公都在事件的导火索点
燃之后立刻投向了人性黑暗面的怀抱，“一次都没有回
头”———《嫌疑人X的献身》中，石神在女主犯罪后立刻构思
了杀流浪汉帮其脱罪的完美计划；《白夜行》中男主替女主
犯罪也没有过犹疑和抉择；《恶意》中的野野口修对挚友的
恶意更是不讲道理也没有缘由的。

在东野圭吾的小说世界里，所有主人公作恶时都没有什
么道德障碍，他们一出场就是潜在的犯罪者。就仿佛《坏小孩》
开篇中的那对岳父岳母，是坐在恶之深渊边上的灵魂，只等着
张东升轻轻推上一把，就会干净利落地掉下去。

《坏小孩》几乎完全继承了东野圭吾的这套善恶观。“全员
恶人”是很多人在看完小说之后的第一印象，主人公朱朝阳一
登场就如书名是个“坏小孩”，对陷害他的同学充满恶意，称呼
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妹妹为“婊子”和“小婊子”。恶之种在小说
开篇就已经在他心头埋下，小说仅仅是一个他萌出恶之芽、开
出恶之花、结出恶之果的故事。

这样的小说当然读起来很“顺溜”，但它却是失真的，因为
真实的世界固然不像童话中那般“全员善人”，但也很少有人
真的永远在恶之深渊中徘徊。在善恶之间不停地徘徊、犹疑，
构成了人性当中最矛盾也最具戏剧性的一面，一流的文学、艺
术作品一般都不会错过描述这种“人性的张力”，雨果的《悲惨
世界》、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之所以感人，都得益于此。

幸而，《隐秘的角落》在改编时对《坏小孩》的这种善恶观
做了极大的修改。在剧版中，我们看到每个人物都变得有血有
肉、有成长、有抉择：主人公朱朝阳的善恶徘徊一直延续至剧
终，最终还被呼唤“不要成为下一个张东升”；其父亲朱永平也
从原先刻板化的不负责任的坏爸爸，变为在两个家庭、父亲责
任之间摇摆抉择；严良（原小说中的丁浩）的成长轨迹，因为老
陈这个纯正面角色的加入，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甚至连张
东升这个原小说中的“恶之源”，剧版也专门辟出一集“张叔叔”
来展现他的道德抉择，这个人物也因此变得生动立体起来。

只有首先承认人性的可善可恶，再去讨论剧中人物为何
会堕入恶的深渊之中，才会显得有价值，才会触动观者的灵
魂。若非如此，对恶的描写就会陷入一种单纯的猎奇当中，以
描写更加骇人听闻的恶为乐。日本文学批评界一直存在一种
呼声，认为东野圭吾的小说越发沉迷于“恶的炫技”，其实东野
陷入的正是这样一种写作怪圈。

□严绍璗

我国20世纪史学界中的老辈学
者大多都知道内藤湖南这个名字，
而当前治史学而留意于国外学术成
果者也愈来愈留意于这位日本研究
中国史的学人。但是，由于内藤湖南
的史学体系庞大而复杂，我国人文
学界至今真正知其事而论其学术
者，或知其学术而论其人者，则仅有
寥寥数位，其所言者也大都是断片
心得。钱婉约著作《内藤湖南的中国
学》，作为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研究内
藤湖南的专门性著作，多少体现了
我国人文学者对于“日本中国学”所
积累的学术资源，已经有了新的认
识，并开始了较为体系化的深入的
采掘。

从日本近代中国学的谱系考
察，内藤湖南是属于20世纪初期日本

“中国学”创始者行列的学者。日本
的“东洋史”是以“中国史”为主要研
究对象的“泛亚洲史”。内藤在中国
历史、中国文献学、甲骨金石学诸领
域中，都极为活跃，并有相当的业绩
与成果，由此而构成的“内藤史学”
成为日本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从传统的“汉学”走向近代“中国学”

的桥梁。当然，在内藤时代，在所谓
“万国文化”（即世界文化）研究理念
的刺激下，引领学术界把对中国文
化的研究从日本近世以及近世之前
的“汉学”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而重
新组合成为“近代中国学”学术的，
并不只是内藤湖南一人。这一学术
转变过程大约历经了三十年左右，
它是先后由至少两代新进学者掀
起的一场“学术狂飙运动”而共同
推进实现的。内藤湖南作为这一新
学术中以“东洋史”研究为中心的
学者，成为“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
一，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本书
作者正是立足于对近代日本“中国
学”发生的总体学术势态的深刻认
识和对于这一学术谱系的全面的把
握，展现了“内藤史学”丰厚多彩的
内容。

本书特别注意到内藤湖南不是
一个“学院派”学者。这位蜚声日本
东洋史学界的学术巨擘，这位在世
界著名的京都帝国大学主持“中国
史讲座”整整二十年的教授，却只有
中等师范的学历。他于1885年在日本
海沿岸的秋田师范毕业之后，就步
入社会。他所有的学业知识，没有确
认的“导师”背景，完全是他个人的
求知激情与坚韧的学术自学相糅合
奋斗的成果。

内藤湖南在成为学者教授之
前，先是在大学围墙外的操觚界

（即新闻界），继而在政治界舞文弄
墨，而此种营生，却也正是日本人
文学界“学院派”学者所不为而特
别被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们所不
齿的，此种“学院心理意识”一直延
续至今。通观当今的日本“中国学
界”，一个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

育的人，一个远离学术圈的人，几乎
是不可能成为学界所承认的“中国
学者”的。读者通过对内藤湖南个
人生存经历的思考，可以体验到日
本“中国学”形成时期所内含的“各
路英雄聚会”的生命力，甚至可以
扩展到对一般人文学科内在潜力
的想象和判断。本书对于内藤湖南
一生与中国至为密切的关联以及
此种关联与学术的连接作了精细的
解读。

日本传统的“汉学家”几乎都是
闭门读书，自省体悟，偶有心得，辄
记成篇。内藤与此很不相同，他经常
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他是世界
上第一个亲眼见到甲骨文并向国
外报道的外国人，我推测他也是最
早见到中国敦煌文献的两三个日
本人之一。他在中国的人文氛围以
及与中国诸多的人事交涉中感受中
国和中国文化，并以此而形成了成
就他学术的“文化语境”。其中，他与
罗振玉、王国维诸人的“至交”，成为
他在学术上激发自身创新意识的重
要因素。

内藤湖南的此种思绪心路，多
少体现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奠基
者们正致力于把传统做学问的“文
献实证”的观念与方法论推向了“文
化语境实证”的观念和方法论，这是
日本“中国学”作为一种学术而具备

“近代性”价值的体现。或许对于内
藤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在总体社会
意识和学术大趋势中所表现的“无
意识”的行为，但就其对学术史的考
察来说，正是这些“无意识”和或许

“有意识”的学术痕迹，成为他们造
就一门新学术的轨迹，成为留给后
世学人的遗产。

□原老未

从2013年9月开始，阿富汗不知
不觉已成为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时
间坐标。近几年人生中比较大的事，
我都是以“第一次去阿富汗前”“最
后一次去阿富汗后”的方式记在脑
子里的，公历年份反而成了第二顺
位，在需要更精准的时间表达时才
会拿出来用。

“那里是不是特危险？”别人总
爱这么问。我通常的回答是：“有危
险，但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危险。”作
为一些人炫耀经历的地方，这是一
个来了就百分之百“被塔利班用枪
指着头”的国家，说得好像塔利班人
人都很闲，没事就会等在外国人常
去购买旅游纪念品的“鸡场街”或新
城区的公园附近，见到外国人就跑
过去用枪指着头，心中数秒几十下
再迅速跑开，消失在人海中一样。这
种不负责任的夸大把新华社喀布尔
分社的人都气得够呛：“简直没有底
线。我们在这里常驻几年都没有碰
上更没有听说过的事，怎么刚好全
让他们碰上了？”

而相对于和平国家，阿富汗无

疑是危险的，对于当地人，尤其当地
的新闻工作者和少数派什叶派穆斯
林更甚，比如我的朋友拉赫马特。我
上一次离开阿富汗不久，即公历2018
年5月9日，拉赫马特在朋友圈发了一
条状态，配图是他的女儿阿米塔，惊
恐的脸上全是泪水：

“人体炸弹刚刚袭击了我家所
在的13区。现在袭击还在继续着。这
是我年满一周岁的女儿阿米塔。她
第一次听到爆炸声，不知道到底发
生了什么，只是被吓坏了，大声地哭
个不停。我的女儿，爸爸对不起你，
我们生在了错误的地方。”

拉赫马特打下的一个个字母列
队整齐，像一柄柄短剑瞄准着我的
心挨个发射，一行行地读下去让人
鼻子发酸，心里难过极了。

每次从阿富汗回来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回到正常的生
活是一种背叛。北京有不间断的电
力，有电动门，有电梯。这儿的饭馆
可以男女混坐，门口也没有荷枪实
弹的保安。一天又一天，随着自我
调整，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淡，对
生命的敬畏似乎逐渐变得没有在
阿富汗时那么触动人，活着偶尔也
成了一种虚度，而不再是对平静生
活的感激。

罩袍，英国人称为波卡，阿富汗
人叫它茶达里，这种长至脚踝，面部
用网眼布料织成的蒙面长袍，是外
界对阿富汗女性的刻板印象之一，
虽然它是一种典型服饰，也并非所
有女人都会穿它。

种种刻板印象就如一根根刺，

牢牢地扎在罩袍上面。这布料有时
遮挡的不仅是她们的生活，还有我
们的双眼。

还好，对于别人描述的关于这
个世界的话，我通常不会全信。毕竟
说出口的、记录在纸上的都已经是一
种观点，无论阐述的人声称他有多中
立，因为中立毕竟也是相对的。角度
决定态度。即便是报道事实，新闻也
可以用字体的大小、词语上加的引
号、图片的剪裁来表现该媒体的观
点，而读者也在阅读的同时被这种
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热扎伊，生于伊朗的阿富汗难
民，她12岁的生日愿望是回到自己的
祖国；

古尔赞婶婶，阿富汗游牧民族
库奇人的后代，她的女儿们开办了
山区里的广播电台，在男权社会中
用温和巧妙的方式为女性发声；

瑞吉娜，曾被评为改变世界的
100名女性之一，她在坎大哈，这个位
于阿富汗南部保守地区、女性就业率
全国排名垫底的地方，创办了当地第
一家95%的员工都是女性的纺织刺绣
公司，把“卡玛克”这种在战争中几近
失传的民族工艺保存了下来。

……
书中的六个女人，从教中国武

术的老师到年近半百依然做饼的妇
人，从前任坎大哈市市长的女儿到
普普通通的女大学生，她们出生在
不同的省份，来自不同的民族，从事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性
格，阿富汗女人和我们一样，没有更
高尚，也没有更卑微。

《坏小孩》“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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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以来，独立摄影师原老未三次深入阿富汗，以平视的角度，用所
见所闻来真实呈现当代阿富汗女性的生活。作者深感人们的偏见就像一根刺
牢牢地钉在罩袍上面，罩袍遮挡的不仅是她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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